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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你与雾里的小鸟一同醒来
沐着露水儿发动小货车
去批发蔬菜和小百货
然后开车奔向一个个村落

不是每个村落都有小商店
山沟沟里的小村
只有几根拐杖支撑着
记不清哪天起
村里飘来脆生生的吆喝：

“打豆腐的来嘞——”

这声音像百灵、像黄鹂
一下子刷新了老人们的视听
一声声“大爷、大娘”叫得暖心
你把饼干递到一双双颤抖的手上
三元五角的，从不斤斤计较
你还备上鞋子、衣裳
亲手为老人穿上
瞧瞧合不合身、好不好看
皱纹里的笑容像花一样绽放
后来，你成了村里老人们
心头的惦念、心间的光亮

良心换良心，黄土变成金

老人们唤你一声“妞”
那是把你当成了亲闺女
买东西，只认你
几天不见，心里就空落落的

“打豆腐的来嘞——”
这一声声呼喊蕴藏了几多温柔
不光是卖点油盐酱醋
你还给老人们拍照片
定格他们慈祥的笑容
配上相框送上门

你精心组织他们外出旅游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那天，满车的笑声
惊飞了路旁栖息的鸟雀
从此，他们眼中的世界
不只是连绵的大山
还有城市的斑斓
这原本是儿女们该做的事
你做得尽心尽力
并觉得自己收获了很多

不知从哪天起
你卖货时又添了新主意

挂起印有天安门的幕布
你一按快门就把老人“送”到了北京
你圆了多少老人一生的梦啊

当善良遇见善良才能开出最美的花
老人们总想留你吃饭

“你就坐下尝尝吧！”
这份邀请是掏心掏肺的温情

记不清哪一天，你在抖音上火了
其实，不是你需要流量
是流量需要你这束怀揣良心的光亮

你的善举没有脚本
却直击人心最柔软的部分

“豆腐西施”也好、“卖菜西施”也罢
你为乡亲们捎来了福也带来了贵
今天火了的你依旧是你
你依旧怀揣善良

我不愿扰了你的宁静
隔着屏幕默默地写诗
愿你把真善美继续传递
慰藉遥不可及的乡愁

新乡妞李福贵:“打豆腐的来嘞——”
李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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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回响岁月回响

说起吃饭，没人会觉得陌生。常有
人笑着打趣：“活了大半辈子，谁还没吃
过饭？一日三餐，顿顿没落下，要是真
落下了，那可就麻烦喽！”

我这里要说的，是从解放初期到改
革开放前夕，豫北地区农村街头饭场里
的一些往事。

那时，村里的爷儿们每天吃饭，像
是约定俗成的习惯，一到饭点，准得端
着饭碗往街上凑。大街旁这儿一堆、那
儿一片，蹲着的、坐着的、站着的，到处
都是吃饭的人。地上的碗盘也没个规
整，满满当当地摆了一片又一片。那会
儿通信不畅、信息闭塞，饭场便是村里
最热闹的“消息集散地”——想来，这也
是大伙儿爱往街上吃饭的缘故。

饭场也不只在街头，总会随着季节
与环境变换地点，且大多设在公共场
地。牲口院里的石磨盘上，常摆着两三
个粗瓷碗，老黄牛偶尔甩着尾巴“哞”一
声，混进碗筷的碰撞声里；老槐树下树
荫浓得连成片，有人把碗搁在树根疙瘩
上，腾出双手掰窝窝头，碎屑簌簌地落
在脚边的青石板上；水井旁的石板被磨
得发亮，挑水汉子歇脚时顺势坐下，桶
沿滴下的水珠混着碗沿的米汤，在地上
晕开一小片湿痕，倒添了几分凉爽。

饭场上的吃相更是鲜活：有人往墙
根一蹲，膝盖顶紧碗沿，扒饭的动作透
着扎实；有人把一只鞋脱下来铺在地
上，盘腿坐得十分自在；街旁粪堆边也
常有人坐——那会儿粪是农家宝，挨着
吃也不觉得脏，反倒像沾了“丰收气”。

大伙儿凑在一块儿，嘴上没说啥，

眼睛却悄悄扫过彼此的碗盘：看谁家窝
窝头里掺着白面，谁家腌菜、拌菜或是
酱豆里能瞧见点油花，谁家稀饭碗里还
切了些啥——各人心里都门儿清。这
不是攀比，是村里人最朴素的“日子观
察”：看谁家更会盘算过日子，谁家光景
过得顺些。其实那时吃食本就简单，肉
类、油炸食物、炒菜都是稀罕物，一年到
头也见不着几回；大多时候是腌萝卜、
调辣椒和炸酱豆，或是蒸些野菜、拌个
凉菜。实在没菜了，蒸咸窝窝头或菜馍
就着蒜瓣，或往窝窝头的凹坑里撒点
盐，筷头再轻轻往油瓶里蘸蘸——那点
油星子在光线下亮闪闪的，能让一碗糙
饭都变得金贵。

饭场里的人，总爱互相换着饭菜
吃。偶尔有人端着碗起身，往隔壁叔伯
碗里拨过半块菜馍，笑着说：“俺家娃今
儿闹脾气不吃，你尝尝。”对方也不推
辞，接过来就应：“回头让你婶给娃蒸个
甜红薯，保准他爱吃。”就这么一句搭
话，两家的交情又近了几分。这些事算
不上什么“讲究”，却实实在在联络了感
情，让彼此的情谊更浓了。

村 里 有 位 大 伯 ，曾 是 饭 场 里 的
“谜”。他每天端的菜碗里，总卧着一两
片油亮亮的红烧肉，颜色红得晃眼，香
味勾得人嘴馋，可到了饭场他却从不
碰，就着腌菜扒拉稀饭，非得等大伙儿
散了，才端着碗慢悠悠往回走。时间一
长，谁都觉得奇怪。有一回，一位大叔实
在好奇，把碗往石头上一放，假装去解
手，躲在树后想看个端倪。没一会儿，见
四下没人，大伯赶紧端起碗往家赶——

大叔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肉是用来撑
场子的。

这事没几天就在饭场上传开了，成
了爷儿们蹲墙根抽旱烟时的热门话
题。后来村里一位威望高的老人听到
了，特意在饭场清了清嗓子说：“别乱
传了！没看见他家三个小子都成年
了，身上衣裳还打着补丁，到现在一个
个都是光棍儿呢！那肉是他赶集时咬
牙买的，舍不得吃，就为给家里撑撑门
面。人总有遇到难处时，能帮衬就帮
衬，没能力帮衬的，别戳人家心窝子。”
打那以后，再没人提起这事，有人路过
大伯家门口时，还会悄悄放下一把刚
摘的青菜。

其实，饭场不只是吃饭的地方，更
像个“露天新闻台”。国内国外的大事，
大伙儿从村支书家的广播里听来，传到
饭场就成了“咱国家又造出拖拉机啦”

“南方的稻子收成好”；邻村的新鲜事，
赶集的人带回来就说：“李家村通上电
啦！”“王家媳妇生了双胞胎！”

村里的家长里短，也随着饭香飘得
满街都是：李家媳妇一早给公婆端了
热粥，赵家儿子给岳父母买了新布
鞋……还有些年轻男女的小故事，比
如“张家闺女和李家小子昨天一起挑
水了”，也会被人笑着提一嘴，当事人
红了脸，旁人就哈哈笑着打岔，留几分
体面。

饭场上也常有因小事红脸的时
候。前阵子生产队分玉米，老王家说秤
砣偏了，少称了两斤。李家叔不服气，
怼回去：“分粮时你亲眼盯着的，咋能赖

人？”俩人越吵声音越大，脸红脖子粗，
旁人劝了半天也没争出对错，最后不欢
而散。

转天一早，饭场里老王刚端着玉米
粥、摆上大葱炒酱豆坐下，李家叔就端
着粥和豆腐乳走了过来。俩人眼神一
对，李家叔直接夹块豆腐乳搁他碗里，
老王跟着挖了勺酱豆递过去，俩人同时

“嗯”了一声，头天的事就翻篇了。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村里的饭场

早没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家家户户的
餐桌以及桌上喷香的饭菜。

前阵子回老家，我特意在饭点时往
街上走了走，干干净净的街面上，没了
蹲坐着吃饭的人，只有几位老人坐着小
马扎在胡同口乘凉，有的手里捧着不锈
钢茶杯闲聊，有的正在刷手机。我想起
小时候的饭场，想起粗瓷碗里的糙饭、
碗底的半块菜馍，想起邻居大伯碗里的
红烧肉，想起为分粮吵架又和好的老王
与李家叔。突然就觉得，现在日子是真
的好了——不用再为一顿饱饭精打细
算，不用再为一片肉舍不得吃，可那些
蹲在街头的热闹、邻里间的体谅与热
络，也成了心里最暖的记忆。

说到底，吃饭的方式变了——从街
头的粗瓷碗到餐桌上的细瓷盘，从“能
吃饱”到“吃得好”“吃出健康”，变化的
是光景，不变的是咱老百姓对好日子的
盼头。当年饭场里藏着的那些“苦”，如
今都成了衡量现在“甜”的尺子——看
着餐桌上热气腾腾的饭菜，看着家人笑
着夹菜的模样，就清楚：现在的每一天，
都是当年在饭场里盼了又盼的好日子。

街头饭场里的旧时光
张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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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那碗鸡蛋面
仄平

豫东人的鸡蛋面，吃鸡蛋不见鸡蛋，
舀半瓢面、一碗水，打一两个鸡蛋，搅拌
几圈，揉搓至手光、面光、盆光后，醒上一
会儿，开始用一米左右的擀面杖，擀成圆
圆薄薄的一张大面剂，再对折几回，最后
一刀刀切成或宽或细的面条。这时，铁
锅里水也沸起来了，抖散开下面，捏上一
撮盐，再扔进一把小青菜，前后个把小时
的工夫吧，一碗热腾腾的手擀鸡蛋面出
锅。

祖父的铁匠炉熄灭后，父亲不得不
外出打工，还常常找不到活计。我家距
乡中有十几里路，家里供不起两个孩子
的住校花销。姥姥家在另外一个乡镇，
距离一所很有名气的农村中学也就五六
里路，走读就基本上不花钱。眼看同伴
们都领到新书了，我上学的事儿还没着
落，母亲咬咬牙：要改变命运就得上学，
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应到底。一个风雨
交加的夜晚，她穿过一个又一个村庄，一
片又一片玉米地，来到了姥姥家。

姥姥一生好强、身体健朗，八九十岁
的时候，还种庄稼、养羊兔、蒸酿醋。等
几个在家的舅舅和舅母都到齐了，她开
腔了，要说出门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咱不
管也说得过去，但小孩儿上学却是大事，
总不能一辈子都瞪眼瞎吧。一圈人接连
点头。这时，只见姥姥“蹭”地站起来，伸
伸胳膊、拍拍腿，语气十足地说，多一张
嘴就是加一双筷子、添一碗水的事，俩娃
上学吃饭的事儿就这样定了。

那时没有钟表，鸡叫三遍的时候，姥
姥就开始喊我上早自习。一路摸黑，中
途要经过田地，时不时会遇到坟头，胆小
的我只能喊着号子给自个儿壮胆。七点
钟早自习结束，八点是上午第一节课，这
中间一个小时就是回家、吃饭、返校的时
候。每天只能一路小跑，到家喝一碗稀
饭，然后拿上馍就走。晌午到家，有时候
姥姥刚从地里回来，她仰头看了看日头，
说今儿咱吃面条吧。

灶屋在院子西边。盖房的时候，做
木匠的四舅打了一扇门，用余料又做了
一张案板，用红砖间隔一米多宽垒起两
列，就把案板支了起来，又请人垒了两口
锅。小麦是姥姥一镰镰割出的，面粉是
姥姥拉着平板车到村西头磨的，院子里
还种着小葱、菠菜、芫荽等等，一只公鸡、
三只母鸡在悠闲地觅食。姥姥从罐子里
掏出两个鸡蛋，又从面缸里舀出小半瓢
面粉，再舀一碗桶里的井水，弯着腰开始
和面了。

这时，我往大锅里添上四五碗水，就
开始烧火了。姥姥麻利地和面、擀面，还
不住地跟我唠家常、讲道理。有时候讲
时令与种地，姥姥说，“吃了夏至面，一天
长一线”“你哄地一时，地哄你一年”；有
时候说到穷，则是“人穷穷一时，志短穷
一世”“吃不穷喝不穷，打算不到还是
穷”；说到为人处世，姥姥说“吃人家的嘴
短，拿人家的手短”“人正脚稳，处处安
稳”“好话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

寒”……一个面剂擀完，姥姥直起腰到院
子里薅了把青菜，回过来开始往锅里下
面条。烟气升腾间，我还沉浸在那些农
谚俚语中，是啊，一字字一句句，来自于
农人千年耕作的积淀，来自于一位饱经
风霜的老人几十年的慈悲与勤俭。几年
间，我的个头长高了，对世界的认知有了
更深的体悟。

姥姥生在20世纪20年代，娘家是个
大家族，那正是兵荒马乱的年代，再遇上
蝗灾、旱灾等等，接不上新麦的茬口也是
常有的事儿。姥姥还给我讲过一件她小
时候的事，有一年收成不好，她和姨姥姥
到处捡拾田地收割后遗留的麦穗，两个
人走了很远才拾了一小把，便紧握在手
心里一直到家。

打我记事起，姥爷就不在了。讲起
姥爷，母亲很是愧疚——你姥爷拉着平
板车，给咱家送粮食，东西一卸，人马上
就走，一口水没喝过，一口饭没吃过。小
时候不懂事，我曾问姥姥他为啥不在俺
家吃饭呀，姥姥摸着我的头笑笑说：“你
姥爷呀，下了一辈子苦力，就喜欢我做的
鸡蛋面。”五世同堂，一百多口人，这一碗
鸡蛋面养活了多少人呐。

工作间隙，我也试着用鸡蛋和面，但
做出来的面条，总是不那么劲道，也难有
烟火里的那种味道。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第一年，姥姥离开了我们，全村人都来送
行。五年多了，常常在梦里，想起那熟悉
而远去的背影，那亲切而温暖的话语……

四季风铃四季风铃

又是一年秋来到。作为农村的孩
子，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可娱乐、可消费
的，能够在应季瓜果成熟时大快朵颐
就是快乐而又满足的事情了。当然，
最享受的是入口的瓜果不能是自己
的。因为对自家的瓜果，我们有足够
的耐心等其熟透，可以从容不迫去慢
慢享受。也许就因其容易得到、毫无
悬念，才少了分刺激与喜悦。

每每看到挂满树枝、躲在茂密的树
叶间的或红或青的大枣时，我不觉手痒
难耐，眼馋不止。如果枣枝肆无忌惮地
伸出主人的院墙，几乎遮盖了本不宽敞
的胡同时，那种一饱口福的欲望毫不犹
豫地蹦了出来。看看四处无人，我就在
地上寻找砖头瓦块类的东西，奋力投向
挂枣稠密而又红彤彤的地方。最红的枣
自然是在最高处或是枝的尽头，炫耀性
地散发着迷人的诱惑。作为七八岁的农
村娃，仅有的一丝矜持早已不堪一击，荡
然无存，一如深秋飘落的树叶。当砖头
瓦块击中那些树枝，呼呼啦啦地落满地
面的是或红或青的大枣，当然还有摇曳
的片片树叶，往往此时院墙内会响起女
性苍老而无力的吆喝声和骂声。我快速
而准确地先把熟透发红的大枣捡起来装
进口袋，如果没听到急促的脚步声，就将
那些顺带落下的青枣也捡起来。如果运
气不佳，院子里是一个男性的声音，我就
匆忙捡起几颗品相好且红透的大枣，快
速跑出胡同躲到拐角处偷偷回望。如果
那人追过来，我就撒开脚丫躲进一个不
易被发现的角落。待忐忑的心平复下
来，我悄悄探出脑瓜，确定已经安全后，
才开始享受这来之不易的“战利品”。那
时吃枣，不会像现在的人那样用水反复
冲洗，往往是用手指稍加搓揉就塞进口
中的，如果手指不干净，就拿大枣在衣服
上蹭一蹭再吃，虽然衣服也是脏兮兮的。

最有趣的要数小伙伴们集体参战
了。那个时候，大人一般会在午饭后
去睡一会儿，而我们等大人入睡后悄
悄下床溜出大门，三五成群约齐后，就

奔向事先选好的枣树。在去的路上，
我们已根据各自的特长分派好不同的
工作了。小而弱的是“观察员”，藏在
枣树主人家大门口对面，观察院内的
动静，随时给我们手势，实施进攻或者
撤退；投掷准确、力量充足的是“战斗
员”，负责将树上的枣打在地上；衣服
上口袋大、跑得快的是“捡拾员”，负责
快速将“战利品”收入囊中，若遇主人
追赶，能够迅速撤离，确保不被主人抓
住。而我则是“战斗员”之一，在去的
路上早已寻找好了拿手的“作案”工
具，只等“观察员”发出开始的手势，就
将“武器”一齐准确射向已瞄好的那片

“战区”。哗啦啦落满地面的，是或红
或青的大枣，“捡拾员”迅速打扫战
场。一轮攻击后如果平安无事，就实
施第二轮攻击。等院内传出声响，“观
察员”迅速作出撤离手势，“捡拾员”兔
子般沿着规划好的路线消失得无影无
踪。主人到现场后，自然是一场漫无
目标的怒骂，而我们则藏在一边偷着
乐。当然，如果幸运的话，一战功成，
我们就聚到一起分享胜利果实；如果
失败的话，我们也毫不气馁，等枣树的
主人骂累了无精打采地回家睡觉去
了，我们就去而复返，再战必能得手。

我们村的枣树大多分两类：一类
是“铃枣”，一类是“长枣”。“铃枣”大而
圆，成熟时红彤彤的，脆而甜，枣核很
小，是我们的最爱。“长枣”长而大，口
感糠而绵，甜味不够，引不起我们的兴
趣，成熟后偶尔会被我们顺手牵羊。

我们家的枣树紧邻平顶房，一放
学回家，我就顺着梯子爬上房顶，看哪
个枣红得很就直接摘下丢进口中。后
来树上的枣越来越少，倘若父母问起
来谁偷吃的，我们弟兄几个很少有人
承认。

其实，儿时偷枣，哪是真的“偷”？
偷的不过是枝丫间晃荡的岁月，是藏
在衣兜里的甜，更是再也找不回的童
年乐趣。

偷枣
秦保树

退休后，年轻时常在一起练武术的
几个师兄弟，又旧情复燃，共同的认知
爱好，让哥儿几个陆陆续续又聚在了一
起。常常互望着满头白发，感叹人生苦
短，曾经血性满腔的黄金年华转眼即
逝，仿佛一夜间就从天不怕地不怕的豪
情满怀，到了当今与世无争的年迈岁
月。珍惜、过好每一天，成为退休人日
常的主要话题。

一日，常练形意拳的师兄提议：哥
几个能否一同到山西太谷追寻一下车
氏形意拳起源的祖师及门派。话音刚
落，大家一致赞同，3天后，哥儿几个开
着车就出发了。

山西和河南是山水相连的邻省，然
而，日常去的次数并不多，脑海里的山
西印象是群山连绵，道路崎岖，山高石
头多，出门就爬坡。但这次出行，却改
变了我对山西的认识，道路平坦通畅，
满山翠绿，曾经需要一天时间的行程，
现在一个多小时就能抵达。在那里，我
们先后拜望了武术界颇有威望的张西
征师傅和高保东师傅，从他们身上和与
他们相关的故事中，我深深体会到，此
次奔波，不单单是寻师问祖，更是精神
层面上的一次洗礼，让我们个个收获满
满。

走访计划完成后，得知这里离大寨
不远，我们就决定去大寨看看。大寨曾
是我国20世纪60年代农业战线上的旗
帜，从大寨精神到模范带头人陈永贵，
都是那个年代的人心中神一般的存在。

到了大寨不知何故，倍有亲切感。
我们一边找导游，一边浏览路旁小卖
铺，看到农副产品就有股冲动感，看到
大寨小米，买！看到大寨醋，买！这是
大寨人应该得到的全国人民的尊重和
回报。

大寨名声大，其实面积不大，不足2
平方公里。1952年，陈永贵接任了贾永
才主动让贤的村党支部书记一职，成为
大寨的领头人。陈永贵从小为他人打长
工，没有接受过文化教育，他之所以能在
大寨干出非凡业绩，首先是他自身要求
严格，事事以身作则，处处为群众着想，
没有花拳绣腿的作秀，只有踏踏实实的
苦干。如今，他虽已离去多年，然而，大
寨老少爷儿们提起他仍津津乐道，看得
出来大家从心底怀念敬仰他。

再说陈永贵上任后，他深知大寨贫
苦的症结所在：地少，粮食产量低。要想
改变大寨一穷二白的面貌，首先要解决
群众的温饱问题，从根本的地少、粮食产
量低上入手。于是，他和大伙儿酝酿了
一个为期10年的造田改地计划。第一
战，就是大战白驼沟，动员了全村仅有的
58名男劳力，开始大兵团作战。掰指头
算算，原计划两个月完成任务，结果吃苦
实干的大寨人实际用了48天，就垒了24

条坝，造了5亩好地。这在山高石头多，
缺地少土的大寨，可是历史上一件大
事。完工当天，全村人在村中央大柳树
下庆贺。陈永贵没有满足当下的一点战
果，继续夜以继日，亲力亲为，带领全村
男女老少，在没有机械、没有炸药的情况
下，用最原始的镢头、铁锨、钢钎、大锤、
箩筐、扁担等，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用时
10余年，硬是在后底沟、虎头山、狼窝掌
等荆棘丛生的山坡上，砸石平地，铲荆除
草，将数百亩坡地改造成梯田平地和高
产田。在造田的同时，陈永贵还科学地
将秸秆还田，有效改良土壤，农作物产量
大幅提升。然而，识大体、顾大局的大寨
人远不止如此，他们又向国家无偿上交
爱国粮175万斤。这就是一个仅有百余
户人家的小山村的家国情怀，这就是大
寨人的心胸与格局。

1963 年 8 月，一场历史上罕见的
暴风雨袭击了全国许多地方，其中，大
寨也深受其害。面对国家及时送来的
救济粮和救灾款，大寨人拒绝了！不
是不需要，而是大寨人在陈永贵带领
下的为国为民情怀、思想境界又上了
一个新台阶。国家需要救助的地方、
群众还很多，大寨人还能过得去，要把
这些物质、资金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大寨人是真诚实在的，说到做到，在第
二年自救成功的同时，又及时向国家
上交了人均80斤爱国粮。大寨人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爱国家、爱集体的共
产主义风格，渐渐扬名在外，受到无数
国人的赞扬和敬佩。大寨人和领头人
陈永贵面对困难不低头，苦干、实干，
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是逐渐被
挖掘出来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
寨，由此，大寨一夜成名。

导游娓娓道来，我们看似平静的表
情，实则，个个早已心潮澎湃。时代造
就了英雄，英雄又推动了时代的发展。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一代人更应该
有一代人的传承。导游吿诉我们说：

“我很乐意向你们这代人讲解，因为很
快能引起共鸣。我也很愿意给年轻人
讲解，希望他们能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
生活。”

“前面就是埋葬在虎头山上的陈永
贵老书记的墓地了。”导游的一句响亮
的话语将我的思绪拉了回来，我疾步上
前，环顾四周，松柏环抱，草伴花拥，不
觉肃然起敬，泪湿眼眶。眼帘中，一个
高大的身影从大山中走出，头上勒着标
志性的白毛巾，沧桑的脸上刀刻般的皱
纹让人过目不忘，慈祥的笑容让人永记
心间。他是平凡的，一位普通勤劳无私
的农民；他又是不平凡的，他的名字永
远和大寨连在一起。

面对墓碑，我心潮澎湃，情不自禁
地深深弯下了腰。

前一段下乡办事，裤子不慎挂
了个小口子，露出了大腿，当时心里
慌张起来，唯恐别人笑话，故意把背
包带放长，想遮挡住口子，还时不时
地把手放在口子上捂住。可事与愿
违，行为举止反而显得很狼狈，窘态
百出。别人和我打招呼，也总觉得
他们的眼光异样，我就像一个做错
事的孩子一样拘谨。整个下午心情
惶恐不安，无心做事，回到单位就赶
紧驱车回家换裤。

到家后，妻子找了一条同颜色
的裤子放在了床头，让第二天早上
换穿，我把烂裤子脱掉后也随手放
在了床头。第二天早上，我穿上裤
子就匆忙上班去了。一整天，我去
了好几个单位办事，事办得也很顺，
言行间再也没有裤子破了时的窘
态。下午回到办公室，坐在办公桌
前，忽然感觉大腿处有点凉，我低头
一看，懵了，才发现自己清早起床时
慌张，还是把烂裤子穿上了，一天办
事我都没觉察到，心理上就是认为
换上新裤了，心态很正常，可是……
我无语了。晚上回到家，我对这件
事进行了反思，看来心态很重要，它
左右着人的情绪啊。想想工作和生
活中一些事，我感慨万千，一个好的
心态对我们的工作、生活是多么重
要啊！

在工作、生活中，我们每个人
都要有一颗平常心。对事要看淡
些，对人要看简单些，许许多多的
人和事都是过眼云烟，随着时间的
流逝而变得云淡风轻，有些事你看
得太重了，思想就会顾虑较多，感
觉很累。有些人你过于在意，只会
让你感到很压抑，受伤的是自己疲
惫的身心。所以，凡事应顺其自
然，得意之时淡然，失意之时坦然，
保持一颗平常心，才不至于使自己
过得很累。

工作、生活中不要太在意别人
的眼光。生活在别人的眼光中，你
会失去自我。刻意在意别人的眼
光，自己会感觉到不自在，也会使
自己表现出不自信。我们不是为
别人而活的，“走己的路，让别人说
去吧”，只要自己问心无悔、开心就
好。

工作、生活中不要把自己看得
太重要。其实你在别人眼里也许什
么都不是，只是路人甲乙丙丁。也
许根本没有人关注你的一言一行，
是我们自己太自以为是，把自己看
得过高，烦恼也就多了。

让我们每个人在工作、生活中
都怀有一颗平常心吧，正确对待人
生，开心工作，快乐生活。

平常心
洪景立

虎头山上的祭奠
张新平


